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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個很平常的東西，
卻被內地養生界爆出的那個張
悟本忽悠成，生吃長條茄子，
能吸油，能治腫瘤，能治血脂
稠，能把吃出來的病吃回去。
神了！

其實，茄子就是一種在內
地南北都有種植的很平常的農家菜。春末栽種，
及長，株高二三尺，暗綠或紫綠的葉子大如手掌
，從夏到秋，花白或紫，蕊黃，五瓣相連，棱角
如繡上絲線一般好看。所結茄子有圓形、倒卵形
或長條形，顏色有紫有青有白。

茄子也是一道很平常的家常菜。將茄子切成
片或切成塊，做個素燒的油燜茄子，再平常不過
。若與大肉一起紅燒，燒得肉有茄味，茄有肉香
，又是一道居家的平常菜。

時下，街頭巷尾的小吃攤上，有肉盒、菜盒
、藕盒。若將茄子也像做這些盒兒一樣，一刀不
斷一刀斷地切成厚片兒，再向厚片中間塞進肉餡
，做成茄盒，油鍋炸了，油光光，滑嫩嫩，香酥
酥，絕可與那些盒兒媲美。

要想吃清淡的，就把茄子切成細條兒，與青
青的紅紅的辣椒絲炒來，看着好看，吃着素淡。
要是以蘇北一帶特有的那種既叫烙饃又叫單餅的
薄薄的餅兒捲了這菜，好咬又好吃。將茄子蒸得
爛熟，劃開，着鹽，滴上香油，調上蒜泥，做個
涼拌茄子，大熱天地吃了，去暑開胃，風味頗
多。

茄子亦可為主食。我家常吃的是蒸茄子。將茄子切成細細的
條兒，拌上麵粉，拌得不乾不黏地入籠，像蒸饅頭一樣蒸熟，蒸
得不黏不團、散散的，拌上香油、蒜泥，那可是吃着這碗看着那
碗，還想再吃一碗，就是吃個肚兒圓，也撐不着你。

茄子，又叫一條腿的雞，亦稱獨腿雞。將這 「雞」切成細細
的釘兒，以葱薑作料入鍋炒了，做成餡兒，包成餃兒，煮上一鍋
兒，這素素的 「雞釘」餃子，成了我家的喜好。每每吃這茄餃時
，我總是讓老伴把剩下的茄子把兒燉了，就着它喝兩盅。還逗着
小孫女，吃──燒雞腿了！她一看，學着廣告，露着八顆小牙笑
着說，啃──茄子腿了！有一次，我隨口逗了一個上聯：獨腿雞
下小酒。她端起那碗茄餃回道：無肉餃當大餐。我們祖孫倆一唱
一和，全家人大笑不止。

很平常的茄子也有不平常的吃法。《金瓶梅》中的鄭愛月兒
瞧看病中的西門慶，在餵他的吃食中就有 「十香甜醬瓜茄」──
古代許多烹飪典籍中都有記載的一種著名醬菜。用菜瓜和茄子一
起醃製，調之以全大料、五香粉之類的十全調料，味道鮮美，清
香脆嫩，十分爽口。

《紅樓夢》中的榮國府， 「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鑤了，只
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
、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煨乾
，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要吃時拿出
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難怪嘗了、吃了、又聽了這
茄子弄法的劉姥姥搖頭吐舌地說： 「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
配它，怪道這個味兒。」

茄子還有時新的吃法。那天，友人相邀吃 「煲」。有道以茄
子為名的 「煲茄」，等到煲中的精肉、嫩雞、新筍、香蘑等配料
及各種作料煲出些味兒時，茄子才閃亮登場地投身一煲。移時，
於沸沸騰騰的湯湯水水中，一箸尚且紫中帶青的、既有煲湯味又
有鮮茄味的煲茄，慢慢放進口中，清香四溢。吃着這似涮非涮似
燉非燉的餐桌時新，話題又回到了生吃長條茄子上，我這個世代
王場鄉村的土老帽兒，很奇怪：這個很平常的茄子，咋就被忽悠
成了能把吃出來的病又吃回去的神而又神的茄子？我們又被誰忽
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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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朋友家開車回來，經過一
間大型西人超市，順道進去買點
蔬果。這間連鎖超市是在多倫多
北面較多華人聚居的地方新建的
，裡面除了西人超市一般有的物
品外，還有由華裔職工主理的燒

臘部、麵包部、海鮮部等，生意滔滔不絕，成了多
市西人超市吸引大批華人顧客的佼佼者。如今，它
周圍已陸續冒起幾十間華人商舖食肆，還有大銀行
、西人快餐店，儼然成了一片商業區。

不過，正因為中西顧客都多，令一些華人購物
陋習赤裸裸暴露在西人面前。剛才走訪的那位朋友
說，以前他常來這間超市，現在少了，原因是看不
慣某些人爭搶特價品的場面。一次，店裡賣玉米，
一元幾個，很便宜。這下可熱鬧了，東西一出，立
刻圍着上十幾個有備而來的華人，爭先恐後，且左

挑右揀，邊選邊剝，不滿意的立即扔開，剝開的皮
又隨手丟在地下。旁邊一位想收拾打掃的西人職工
不知從何下手，只能乾瞪眼。這時另一位職工用車
子又推過來幾大袋玉米，人們喜新厭舊，轟的一下
圍上去，搞得車子靠不近，那位職工連聲喊着連番
擺手，可大家都想佔有利位置，誰都不肯讓開。攪
擾了一陣子，才算把玉米卸下。

那位朋友剛才提起這事，仍顯得有點激動，幾
個玉米，又不是白送，值得搞成這樣⁈況且那裡還
特意用中文寫着： 「請把剝開的玉米皮放在桶裡，
謝謝！」可有誰理會？這樣的場面，恐怕應該用
「羞不忍睹」來形容，因為旁觀者也感到羞愧！

我笑朋友太書生意氣，畢竟這是少數人的行為
，可心裡卻也笑不出來。俗話說，一粒老鼠屎壞了
一鍋湯。正是某些人自私自利貪小便宜的陋俗，不
知不覺在蠶食華人傳統謙恭的正面形象，也因此令

其他族裔對華人看法大打折扣。
我忽然想起日前聽中文電台節目中一位聽眾的

話。他說，上個月去尼亞加拉瀑布玩，看到一位同
胞在遊覽區隨意吐痰，忍不住講了一句，本想會立
即引來一聲臭罵或冷眼相對，想不到那位中年同胞
一臉尷尬，歉意笑了笑，不好意思走開。這使他聯
想到，那些在公共場合不拘小節的人，也並非都是
明知故犯或劣性不改者，若旁邊有人善意指出，引
起警惕，下次恐怕不會再有不雅行為出現。他希望
大家以後碰到類似情况，要敢於出聲，共同維護公
共道德。

這位電台聽眾的至誠之言值得深思。至少可以
在社會上展現一股正氣，比之當面不說怕惹麻煩而
背後又大發牢騷好得多。當然，要揭人短處確實需
要勇氣。說到底，要樹立個人和族裔的良好形象，
最主要還是靠大家自律。

幾天前回娘家蹭飯。
話說我總是回娘家蹭飯，雖然號稱

喜歡烹飪，但做了那麼多年的飯，總會
有想坐下來享受一頓現成家常飯的時候
。每一個菜都做得超鹹，那鍋湯，要不

是我最後調的味，恐怕也一樣難以下嚥。
孝順的弟弟什麼都沒說，只是暗地裡叫我不要給孩子

吃那麼鹹的菜。
我輕輕嘆口氣，看來老媽真的是老了。
吃了飯到老媽的臥室陪她閒聊，家長里短的扯着。老

媽突然說：你來看看我前些天改的衣服。
拉開衣櫥，她拿出了一件暗紫色銀灰藤蔓圖案的馬甲

來，喜滋滋地翻給我看。
那原本是件全夾的時髦短衣，短到只遮着胸，卻又有

長長的衣袖，長到遮住手背。同另一件暗紫色帶銀灰斜紋
的無領無袖直身裙是一套。

老媽嫌短衣服太時髦，不是她這個七十歲老太太的穿
戴，就動手把它改了。她將兩個長袖子拆了，剪開成四片
，接到短衣服下面。那衣服下襬原本就是個束腰，用兩塊
金屬飾片在衣角做個小裝飾。如今將拆開的衣片接上，再
拆下廢棄bra上的小鈎子，縫到兩片金屬飾片後面，從腰
前扣住。同時為了使接上的下襬夠服帖，老媽沒有把後襬
全部縫上，而是讓它直接打開着。乍一看，還以為是有意
為之的設計。仔細品味，直覺打開的後襬比全部縫上來得
隨意別致，實在是神來之筆。這件馬甲被她這麼一搗鼓，
妥帖得仿若原版精製。

「裡面的直身裙怎麼辦呢？」我問她。
「哦那件啊，我還是配白顏色的小西裝吧，看着文氣

點。原來那個配法咋咋呼呼的。」她說。
我細細翻看着改製過的衣服，心想老媽還是沒有真的

老。這個洋行襄理家的大小姐，針線雖已不比過去細膩，

心思卻還是一如從前的不俗。
在老媽那一代人中，她其實只能算是笨手拙腳的類型。
記得老媽有個同事兼好友，我叫她華阿姨，那才真是

個神人啊。到她家中看看，窗簾，桌布，床罩，椅墊，一
色的白底淺綠紋理，夾雜淡淡的粉色小花，統統都是用鈎
針和線一針一針手工勾出的。在那個時代，他家居然用着
地毯，墨綠底子上黑色的菱形花樣，雅致得令人屏息。老
媽笑嘻嘻的翻開地毯給我看，原來這地毯的表面是買來便
宜的腈綸毛線手打的，而底下淺灰色麻布，是到倉庫裡問
人討回包裝袋拆開洗淨然後密密縫住的。

她們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除了棉毛衫褲（就是北方人
說的秋衣秋褲），基本不買現成的。華阿姨的那雙手啊，
從單衣到毛衣到冬裝，全都是那雙手做出來的。

老媽工作忙，又不擅長打毛衣，所以我是穿着華阿姨
手打的毛衣長大的。記得有一件鵝黃色毛衣，簡單的平針
，並無別樣花式，只是在胸前用紅色毛線打出了 「好孩子
」三個字，漂亮的楷體，還用白色毛線細細的圍着邊。不
是繡上去的，是直接打在毛衣裡面的。這件衣服穿到幼兒
園，我立刻被老師叫過去，兩位老師並一位阿姨團團圍着
我，研究討論這衣服上的字到底是怎麼打出來的。

更小的時候還有一件，淡黃的底子上有一個一個綠色
小凸點，如現在的一元硬幣大小，短身，短袖，套在小胖
胳膊小胖腿的小人身上，鼓鼓的活似一隻大菠蘿。老媽
湊趣將我的短髮梳起一簇，紥上條綠色絲帶──唉唉更
像了。

小時候豈止是毛衣，小衣服小鞋子，不知道穿了她多
少。雖說老媽是她好友，但我還是不明白，她為什麼那麼
喜歡我。有時說起這事，老媽會玩笑着說，那是因為她有
一個比我大半歲的兒子的緣故。

然而，當她知道我生了兒子，一個月間專門打出了從
小到大十來件男孩子的小毛衣，裝了大大的一包帶着跑來

看我……
只能說，那個時代的人，尚有着老舊的古道熱腸。細

密的情誼，被她們用一雙巧手編織進件件毛衣之中，針針
綿長。

相比華阿姨，我老媽那點水平實在不算什麼，她只勝
在心思機敏。

我尚在襁褓中時，有嬰兒的家庭可以在布票之外額外
領取一種俗稱（尿布券）的票證，憑票買零頭布，用來給
孩子做尿布。

老媽也去買。卻並不找厚實耐用的布料，只專挑漂亮
的。她選中了天藍雪白相間和粉紅嫩黃相間的兩種條子絨
布，拿回家後為我做出了兩件反穿衣。布料少，布幅很窄
，卻也難不倒她：胸以上做成橫條子，胸以下轉為豎條子
，在胸前打出小小的細摺拼接上去。後背開口處不用扣子
，而是縫上同色的布條，穿時紥出三個纖細的蝴蝶結。

現在看這種衣服可能並不出奇，可那是在灰黑藍，軍
服綠的「文革」時期啊！據老媽講，這一清爽一粉嫩的兩件
衣服給我穿上，抱出去那個回頭率實在是超高超高的啊。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有一件衣服，土土的藏藍底紅白小
花棉布，被老媽做出一條洋氣得要命的連衣裙，上身圓筒
抹胸式樣，加兩條極寬的肩帶，裙子蓬蓬的打着無數的褶
子，還縫着不知道多少的白色尼龍花邊（估計是搶購回來
的便宜貨），怎麼看怎麼像荷李活影片裡女人的衣服。不
過那時候人們不說荷李活，都一致叫我：

阿爾巴尼亞小姑娘。
這件衣服穿到學校裡，不到一星期就出事了。我的班

長（而不是老師）把我叫過去談心，指出我的衣服太花哨
了，作為班幹部（小組長），穿了影響不好。

我很怕那個厲害的小女孩，雖然極不情願，卻是再也
不敢把這條裙子穿去學校了。

然而老媽對於女紅活，一直是抱着消遣的態度，從來
都不當真。

大約讀小學的時候，我曾經對她表示，我要學打毛衣
，學鈎針以及繡花。天曉得我是懷着無比的誠意嚮往着這
些技藝的。可是老媽只給了我一句話： 「你學這個幹什麼
，你們將來都是買來穿的。」就沒了下文。

老媽的這種態度來源於她父親，我的外公。我的外婆
就是個不善針黹的女人。

感
受
上
海
世
博
的
同
時
，
如
果
時
間
足
夠
，
不
必
做
一
些

旅
行
團
中
的
匆
匆
忙
忙
的
鴨
子
，
在
領
略
現
代
化
大
都
會
的
城

市
風
光
之
餘
，
不
妨
走
一
走
距
上
海
約
只
有
一
個
小
時
車
程
的

朱
家
角
。
那
是
一
個
水
鄉
。
往
昔
去
過
同
里
、
南
潯
和
周
莊
，

都
不
過
夜
，
匆
匆
一
瞥
，
已
驚
為
天
人
；
雖
然
我
實
在
分
不
清

其
各
自
的
美
，
彼
此
有
什
麼
大
不
同
，
但
它
們
完
全
有
別
於
大

城
市
的
情
調
，
一
直
引
起
我
莫
名
的
好
感
。
這
其
中
有
多
少
原

汁
原
味
的
舊
時
風
貌
，
又
有
多
少
偷
樑
換
柱
的
人
工
再
造
，
我

要
求
不
高
，
已
不
去
計
較
和
細
究
。

記
憶
中
，
從
同
里
等
幾
個
類
同
的
水
鄉
回
港
之
後
，
眼
前

總
忘
不
了
那
水
光
船
影
、
圓
石
拱
橋
，
睡
夢
裡
滿
是
淙
淙
水
聲

…
…
所
謂
小
橋
流
水
人
家
，
那
是
唐
詩
宋
詞
裡
的
意
境
；
這
些

水
鄉
，
雖
然
已
不
那
麼
古
典
，
但
乘
船
在
水
上
那
麼
搖
搖
蕩
蕩

幾
趟
，
魯
迅
散
文
小
說
裡
那
些
人
物
便
彷
彿
排
着
對
在
拱
橋
上

面
出
現
了
。
忘
不
了
，
特
喜
歡
，
想
得
緊
時
，
我
就
在
香
港
小

巷
的
影
碟
小
舖
買
些
以
水
鄉
為
背
景
的
電
視
長

劇
，
諸
如
《
船
娘
雯
蔚
》
、
《
美
麗
無
聲
》
等

來
﹁解
渴
﹂
。
水
鄉
的
氣
息
、
水
鄉
的
風
情
瀰

漫
整
個
房
間
，
不
必
看
情
節
故
事
，
我
覺
得
已

經
是
一
流
享
受
了
。
彷
彿
，
那
在
水
鄉
同
遊
的

日
子
，
又
重
現
眼
前
。

那
一
天
，
風
和
日
麗
，
陪
我
和
老
伴
同
遊

朱
家
角
的
有
中
國
福
利
會
的
顧
老
師
、
小
吳
、

四
川
的
常
副
總
，
只
有
我
一
人
是
男
子
漢
。
我

們
乘
上
船
，
由
船
娘
搖
櫓
。
水
道
窄
窄
，
微
風

輕
輕
，
兩
岸
輕
柳
垂
及
水
面
，
兩
岸
多
數
是
食

店
，
寫
上
店
名
的
紅
、
黃
色
三
角
旗
或
長
條
布

幅
非
常
顯
眼
地
迎
風
招
展

；
不
時
有
半
圓
形
的
拱
橋

橫
跨
水
上
，
造
型
非
常
好

看
。
抓
起
數
碼
相
機
，
隨

便
從
什
麼
角
度
拍
攝
，
都

將
是
頗
為
好
看
的
畫
面
。

尤
其
是
樹
蔭
下
的
水
面
，

光
線
柔
和
，
明
暗
適
度
，
碧
綠
的
水
、
翠
綠
的

樹
、
各
種
不
同
顏
色
的
招
徠
生
意
的
布
簾
、
遊

客
那
色
彩
繽
紛
的
服
飾
，
將
水
鄉
襯
托
得
很
有

風
味
。
同
船
那
幾
個
女
的
，
坐
在
船
頭
，
擺
出

各
種
各
樣
的
姿
態
，
任
我
選
最
好
的
角
度
，
等

待
她
們
最
美
的
笑
容
，
在
一
剎
那
間
快
速
的
按

下
快
門
。

中
午
顧
老
師
找
了
一
家
菜
式
不
錯
的
食
店

，
有
魚
有
雞
、
蠶
豆
、
田
雞
、
米
飯
…
…
吃
過

飯
我
們
在
兩
邊
都
是
小
小
工
藝
品
店
、
服
裝
店

小
巷
裡
閒
逛
。
賣
絲
綢
圍
巾
、
珍
珠
、
手
鏈
等

首
飾
以
及
其
他
工
藝
品
的
最
多
；
還
見
有
不
少
店
舖
賣
用
糉
葉

紮
住
、
綁
得
厚
實
的
東
坡
肉
。
這
肉
我
們
在
杭
州
西
湖
邊
的
樓

外
樓
嘗
過
，
是
江
浙
一
帶
的
招
牌
肉
。
慢
慢
地
在
水
鄉
一
側
的

小
巷
悠
閑
地
走
，
東
看
看
，
西
逛
逛
，
看
到
不
少
舖
主
在
包
糉

子
，
也
有
的
在
食
店
門
口
叫
喊
，
招
徠
生
意
。
我
們
在
一
家
賣

杏
仁
、
芝
麻
、
核
桃
雪
片
糕
的
小
店
停
足
，
閑
聊
之
下
，
才
知

店
主
來
自
福
建
，
﹁他
鄉
遇
故
知
﹂
，
有
一
種
親
切
感
。
兩
夫

婦
都
好
年
輕
，
沒
想
到
竟
然
北
上
在
江
南
水
鄉
闖
一
番
事
業
，

這
其
中
有
怎
樣
的
故
事
？
時
間
太
短
促
，
未
能
細
問
。
小
舖
大

都
可
以
討
價
還
價
，
有
時
還
減
至
一
半
價
成
交
。

江
南
水
鄉
，
也
許
其
特
色
大
都
一
樣
，
但
在
上
海
、
香
港

這
樣
的
大
城
市
呆
久
了
，
會
有
一
種
溫
柔
、
慢
節
奏
的
感
覺
，

這
感
覺
太
好
，
令
人
百
去
不
厭
啊
。

小海歸奮鬥記
馮 進

土
紙
本
《
感
情
的
野
馬
》

許
定
銘

比
賽
和
考
試

言
止
善

隨風而逝 李 為

﹁
羞
﹂

不
忍
睹

姚

船

朱家角一天 東 瑞

很
平
常
的
茄
子

張
桂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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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
媽
的
女
兒
和
女
婿
在
日
本
讀
書
、
工
作
十
年
之
後
，
前
兩
年

回
國
，
在
偉
大
首
都
找
到
了
不
錯
的
工
作
，
他
們
的
兒
子
當
然
也
得

在
北
京
上
學
。
這
個
孩
子
在
日
本
上
幼
兒
園
時
，
據
說
總
是
吃
不
飽

，
因
為
那
裡
小
朋
友
的
午
飯
份
量
很
小
，
下
午
也
只
發
幾
塊
小
餅
乾

做
點
心
。
他
的
外
祖
母
十
分
心
疼
，
總
覺
得
外
孫
在
外
國
受
了
﹁虐

待
﹂
。
他
的
父
母
也
覺
得
孩
子
在
日
本
上
學
終
非
長
久
之
計
，
所
以

他
們
的
﹁海
歸
﹂
也
有
為
兒
子
教
育
考
慮
的
因
素
在
內
。

記
得
他
們
一
家
老
小
回
國
買
房
安
置
是
在
北

京
奧
運
之
前
。
當
時
為
了
在
世
界
面
前
展
示
中
國

最
美
好
的
一
面
，
全
民
總
動
員
，
政
府
也
下
了
大

本
錢
整
治
環
境
。
然
而
姑
媽
卻
批
評
說
北
京
還
是

﹁髒
亂
差
﹂
。
她
帶
着
外
孫
去
天
安
門
廣
場
散
步

，
據
說
曾
有
人
尾
隨
，
讓
她
感
覺
不
舒
服
。
在
過

街
天
橋
上
，
又
有
人
隨
地
亂
丟
垃
圾
。
小
海
歸
不

樂
意
了
，
上
前
向
叔
叔
阿
姨
、

爺
爺
奶
奶
指
出
他
們
的
行
為

﹁不
文
明
﹂
。
在
北
京
打
的
，

他
也
要
義
正
詞
嚴
地
批
評
出
租

車
司
機
不
應
該
向
窗
外
吐
痰
。

姑
媽
退
休
前
是
小
學
教
師
，
對

外
孫
的
行
動
十
分
讚
賞
，
然
而

也
承
認
他
那
些
童
言
童
語
的
社

會
效
果
並
不
明
顯
。

一
年
前
這
個
孩
子
開
始
上
小
學
。
一
年
級
評

選
第
一
批
少
先
隊
員
時
，
他
沒
有
當
選
。
他
的
父

母
並
不
上
火
，
他
自
己
卻
有
些
不
開
心
。
當
第
二

批
還
是
沒
評
上
時
，
小
海
歸
更
着
急
了
。
有
一
天

上
學
前
他
對
他
的
母
親
說
：
﹁今
天
放
學
晚
一
點

來
接
我
，
我
要
去
找
老
師
談
談
。
﹂
具
體
的
談
話

內
容
，
他
的
母
親
都
不
知
道
，
但
據
說
老
師
十
分
欣
賞
他
的
敢
做
敢

當
，
故
而
﹁特
批
﹂
他
加
入
了
少
先
隊
。

小
海
歸
在
中
國
接
受
教
育
的
歷
程
剛
剛
開
始
，
以
後
會
有
怎
樣

的
遭
際
還
難
以
預
料
。
不
過
他
已
經
展
示
出
來
的
社
會
公
德
意
識
、

競
爭
意
識
、
和
成
年
人
交
流
的
勇
氣
和
能
力
等
素
質
，
在
與
他
同
齡

的
中
國
孩
子
中
不
太
常
見
。
在
此
我
也
衷
心
希
望
他
能
保
留
這
些
長

處
，
在
首
都
度
過
一
個
快
樂
、
有
收
穫
的
童
年
。

比賽和考試這兩件
事之間的糾結，三言兩
語真還難得把它講清。
參加考試的人，就像在
參加一場比賽，只是其
競爭對手通常自己不清
楚而已。以考試來擇優

，何時何地開始被何人採用，可能已不容
易考證。但華夏史上確有延續了一千三百
年的科舉考試，今天更有魂繫千家的高考
，還有上千人競爭一個崗位的公務員考試
，所以講國人有一種 「考試情結」，並非
誇張的說法。進得了好學校的，以後就會
考得好，考得好的，又可以進高一級的好
學校，從而能一步步地走向成功，如今正
在長大的孩子，會被反覆灌輸如此觀念。
幼兒園是學校教育的第一步，大城市的優
質幼兒園便成了人見人愛的 「香餑餑」。
為了孩子能入園，家長們來排隊，幾天幾
夜，其中還有九十多歲的老奶奶。記者採
訪排隊的人，眾口一辭是：不能讓孩子輸
在起跑線上。

兩年一屆的內地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
愈來愈沒有看頭，除了許多選手是不再年
輕的似曾相識的面孔外，還有一條就是
，唱的那些歌實在不動聽，根本難得讓人
有興趣想聽第二遍，這種歌想要流傳開來
，只怕是神話。正當怨聲四起之時，有專
家解析出其中的緣由：青歌賽的歌手要體

現出水平，所唱的歌就要達到一定的規格，就是曲子必須
有難度，唱的人才可以飆高音，炫技巧，拼唱功。這樣的
歌保持了 「試題」的完整性，卻犧牲了歌曲的流暢性和傳
唱性——原來作曲的人壓根兒就不是為了流傳而作，像我
這等傻乎乎地呆在熒屏前的觀眾是在瞎期待。

南非世界杯是世所公認的四年一屆的頂級足球比賽，
它也像一場考試——既考足球官員，也考參賽隊伍，還考
各國的球迷。回過頭來看，取得前幾名的球隊，與中國球
迷的預測差不多。所以，誰以為哪個國家隊踢得不好，該
國的球迷也一定糟糕，那未免有些武斷。在小組賽階段，
上一屆的冠亞軍意大利和法國都遭淘汰，這是世界杯舉辦
八十年來從沒有出現過的 「怪事」。仔細分析，這種意料
之外卻在情理之中。因為足球比賽，不但要比技巧、比體
力，更要比團結、比心態。法國隊出局，內訌是一個人所
共知的原因。意大利隊止步，聽一下賽後他們主教練和隊
員的談話，你也能明白幾分緣由。意大利主帥、滿頭銀髮
而被人稱為 「銀狐」的納比坦陳： 「我想的是另外一場比
賽，我期待的本來應該是另外一場。我應該承擔輸掉這場
比賽的所有責任。」他的話得到主力球員迪羅斯的證實：
「賽前我們還相互開着玩笑，大家都很輕鬆。沒有人認為

我們會出局，但這卻最終發生了。」有人嘲笑這支輸球的
意大利隊是一支老邁的球隊，這話有一定道理，但千萬不
要把 「老」和沒有價值劃上等號。請聽一下老隊員森保達
賽後的小結： 「每一個隊員都應該勇敢地承擔責任，我們
要明白，今天被淘汰的結果非常合理，因為我們的表現的
確不佳，三場比賽只得了兩分，這樣的結果我們只能怪自
己，不能僅僅指責教練。我們也要好好進行自我反省。我
期待下一次我們能夠用優異的表現來抹去這一次的恥辱。
」聽他講話，真比勝利者的歡呼更動人心魄。足球這種運
動，如果只有奔跑、搶斷、射門，而沒有思考者的參與，
它一定不會如此有魅力。我們中國足球，屢戰屢敗，每次
在國人歎息之餘，有誰講過如此切中肯綮的話？這一回，
綠茵場上，意大利隊是輸了，但意大利的足球文化並沒有
失敗。

雲
海
之
上
（
攝
影
）

夏

奇


